
溯溪的快乐时光
黄建林

神农谷有许多好看又好玩的景点。一
般的人，驱车进入神农谷径直往珠帘瀑布、
黑龙潭景区，饱了眼福，便去找农家宴，一
饱口福。丢开溯溪不去，那是一大遗憾。溯

溪真的很好玩。
溯溪就在珠帘瀑布入口处公路石拱桥

的对面山谷里，路径很便捷，从珠帘山庄左
侧山根的小路进去便是。

（一）

溯溪就是一条山溪。起先有点平淡，看

不出什么奇特。所以，有人便在游道之外故

意设置了一些山里人家的工艺作坊，比如，

豆腐坊、榨油坊、糍粑坊、砻谷坊、酿酒坊等

等，还设了竹筒水车阵，让你初入溪头没有

单调乏味的感觉，还设了临溪而过的一架

木桩绳索吊桥和一架轮胎绳索吊桥，观赏

农家做糍粑的手艺流程之间，可以走进旁

门斜道去荡吊桥，溪水和水车咿咿呀呀的

唱歌声，把一道寂寞的山溪戏弄得活活泼

泼，生趣盎然。

豆腐坊和榨油坊的动力水车也许你从

来没有见识过，会觉得很新奇。策划者还用

最原始的动力设备来推动碾磨油茶籽的碾

车和磨豆浆的石磨，山溪水是用不竭的动

力源。用古老的水车做传动，水车转动了，

碾车的转轴也被带着转动起来，碾车也就

转动起来了，它的铁轮在圆形的铁槽上旋

转，倒进铁槽的油茶籽便被碾压粉碎了。同

样的道理，也就带动石磨转动起来，往石磨

上添进浸泡好的黄豆，豆浆也就源源不断

地从磨槽里流出来，弄到锅子上一滗一煮，

再加上石膏水，热腾腾的豆腐脑就可以盛

出来吃了。

过了榨油坊再走一段小路，前面有糍

粑坊、酿酒坊。进去看了，玩了，还买了吃

的，明白了山里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了——

有点累了吧？不错，是有点累了。不过，你

看，那里有个招牌，明明白白写着——“好

戏在后头呢！”

（二）

溯溪的探险没有预告，没有演示，你只
有一路迎上去。

溯溪的溪流实在太美了，三步一潭，五
步一瀑，乱石罗列，瀑浪喧阗，你一心顾着
欣赏溪瀑，在乱石之间蹦来跳去，不想前面
没有可立足之石了，这时，溪流之上却横出
一道纲索绷紧在溪头岸边的岩石上，你可
以脚踩钢索，手扶岩壁，颤颤悠悠地走过钢
索，去赏玩那一道一折三叠的小瀑布。而在
小瀑布的上面则悬挂着一张二十余米长的
U 型索网，索网底部纵拉着一条铁链，你非
得从铁链上走过去不可，否则，你只有跳进
瀑流，从溪水中淌爬过去。

过了索网，在溪石间扭秧歌般左蹦右
跳一番，此岸彼岸交错优游，前面有两棵比
水桶还粗大的古木倒卧在溪谷之间，溪谷
当中则乱石错落，高低险峻，几乎无法攀爬
跳跃。幸好岩壁下又出现了一道木板吊桥，
三五十米长，却没有桥墩，晃晃荡荡，虽然
脚下有寸板，手中有扶索，踏在吊桥上依然

叫人心惊胆战。
走过吊桥，前面似乎并没有什么稀奇

的障碍，却不料溪涧跳行不多远，一座铁架
立在溪畔，铁架中间垂下一节铁链，三米宽
的溪流上没有吊桥了，也没有钢索了，你非
得抓住铁链荡过溪流去不可。荡吧，只要你
不松手，这不是小儿科嘛，就算荡了一回山
野秋千吧。你看，人家小姑娘都荡过去了，
你还心虚什么！

当然，这一路你可不要把脚下的溪流
给丢了，这么美好的溪瀑，你不留心，太可
惜了。溪水一会儿在石隙间泻下，粗壮的如
倾如泼，细巧的如丝如缕；一会儿又漫过石
面，在石面的青苔草叶间扯出一帘素幔。继
而白瀑中露出一颗青石，状如神龟出波；继
而两脉白练搂抱一石，恰似仙人垂髫。在你
不经意之时，树木掩映之间，溪流从远处乱
石上连续跳下十余级楼梯般的石磴，形成
一道翻花溅珠连环长瀑，便是大自然鬼斧
神工的造化了。

（三）

来不及细细品味，前面说又有了新的
景观了，你只有匆匆越过那些迎候你的吊
索桥，去观赏更高更长的瀑流。

溪水从一片倾斜的岩石上奔腾而下，
岩石上零星地装饰着几丛青苔、几簇兰花
似的水草，流水在岩槽间掀着细细的珠浪，
就像有人在岩面上漂洗着素洁的绸缎一
般。而这绸缎一滑荡到岩下的水潭里，就变
成了翡翠，清新剔透。

就这样被流瀑的美丽迷住了眼神和心
神，不料水潭四周桥路都没有了，眼前只有
两根钢索一高一低横牵在水潭上面，水潭
的岸边一张八仙桌的桌面用铁链钩挂在靠
近水面的钢索上，正随着潭水的荡漾而轻
轻晃摆着。上面的钢索上挂了一块小木牌，
上面写着“手牵浮船，限过一人”——原来，
我们的通途在水潭上。年轻人胆大，敢于冒
险，便率先踏上了“八仙桌面”，一个男生轻

松划过去了，第二个女生轻悠地牵着钢索
把“八仙桌面”的浮船荡到了对岸，爬上了
对岸悬崖上的钢管软梯。然后是我，因为生
长在山里水边，识得水性，自信荡个小浮板
是小菜一碟，草草率率地踏上浮“船”，三五
下不到，就弄得洋相百出，把双布鞋浸得透
湿，吓得我的女儿大惊失色。这样看来，即
使是老马识途，粗心大意自恃能耐，也难免
马失前蹄。好在这水潭深不过腰，即使掉进
了潭里，也有惊无险。

前头还有一些好玩的项目，比如峡谷
间的单索悬桥、悬崖峭壁上的铁链斜梯、断
石绝壁前的单管直梯、荡着水皮的摇摆浮
桥等等，一路上去，直抵山涧深处那百米高
的双叠长瀑——那是溯溪最壮观的一出好
戏了，因为它藏在最后头。这时，太阳已经
西斜了，我们坐在双叠瀑下的水潭边稍事
休息，便打道出谷了。

生活家

遛妈
唐梦菲

我的妈妈已逾古稀之年，在这渌湘之滨
的小城渌口，“遛妈”是我下了班之后的一大
爱好，也算是一堂固定功课。

夕阳西下，微风不燥，阳光从某个恰好
的角度投射到我和老母亲的脸上——人们
总说我和老妈有些“撞脸”，脸长得都近乎圆
月，两个或长或短的影子被我们分别拖拽，
逢到暮春的积水，我们的身影旋即湿漉起
来。

如果走着走着天色渐晚，月上东篱，我
们又不知不觉深入渌口老街，街的底下即是
渌水，那番景象温婉得多么无以言表！

这个时候，我会瞬间穿越时光隧道，回
到童年，回到青少年的家山岁月。这么近，又
那么远。

在遥远的雪峰山下，在那个叫做郦家坪
镇的地方，有我经历的童稚时光，以及后来
的豆蔻年华，但却是贫瘠、单调的，只是因为
有了母亲的抚爱，父亲的扶持，这个庙边江
溪畔的老屋装满了笑声。

家里人员不少，我下面尚有俩妹一弟，
断粮见底是常有之事，有一次妈妈端着脸盆
出去借米，连问七家，皆是空手而归。乡邻固
然穷困，但也有以言语讥讽的，“谁让你养这
么多猪？”把我们几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比
喻成只知道吃的动物。那一个月，全家吃了
三十天土豆，以至我现在年近半百，看到土
豆心里还有阴影。

陪妈妈散步的时候，我们的话题是断断
续续的，有时会有短暂的无言，有时我说她
听，有时可以回忆一个完整的情节，有时又
是碎片化的吉光片羽。人世间若要畅叙悲欢
离合，未有如同我们母女间这般投入和随意
的了。

“唉，好久不见你弟弟了，古人说，父母
在，不远游，我这个唯一的儿子，他离得最远

——济南！”妈妈思念地说道。我只好安慰妈
妈，“男儿志在四方，我年轻的时候不是跑得
比弟弟更远吗？乌鲁木齐啊！现在不是可以
朝夕相处了吗？再说，前几年您生病他也回
来陪了那么久。”妈妈的脸上喜忧参半，也许
她在回想我曾经“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离去，
而今又可以时不时一起看云观月了。“梦菲，
我的大女儿，你也不要这样时时刻刻陪着
我，你也有你的事，你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你的膝盖还疼吗？”妈妈关切地问。一般人在
乎的是你飞得高不高，爱你的人关心的是你
飞得累不累。

工作快三十年了，我从“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的茫茫戈壁、天山南北，学成回到
杨柳依依、渌水荡漾的芙蓉国里，不爱红装
爱武装，这一路走来，少不了妈妈无时不在
的牵挂。

曾经黄卷青灯，在阳光缺席的处所整理
案卷，妈妈担心我是否承受得住这样的年复
一年和日复一日。曾经为了工作，忘记身怀
六甲，直到临盆时才独自匆匆赶往医院，妈
妈为此落泪，她心疼地责备我说，“怎么辛苦
得像我过去的时候，真不应该拿命去拼啊！”
经历多了，有时都不敢和亲人说起，但我知
道妈妈无时无刻不在为我祈祷，为我挂怀。

十多年前，我和同时在渌口工作的小妹
将父母从邵阳老家接过来定居，把互相遥望
的爱换作一个回眸一个箭步的距离，这种想
要爸爸妈妈，就有爸爸妈妈的感觉真好！

而今自己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并且在
外继续深造，让我有了更多陪伴妈妈的时
间。

和妈妈同一个速度、同一个频率漫步在
渌口的大街小巷，仿佛只有牵住妈妈的手，
我的步伐才会更稳健，也只有搀扶着妈妈的
时候，才感受到爱与责任的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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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味

散文

菜园记
16 年前，老家的房屋建成，门前留有一块空

地，不到一分的面积，上面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断砖
头、小石子、烂木板、白石灰、细沙子等。爸爸妈妈
看着这地闲置怪可惜的，责任田又离家远，日常生
活种菜收菜有诸多不便，于是决意把这块地开辟
为菜园。

他们说干就干，利用农闲时间，挑选可用的红
砖、石灰、沙子等，砌成四堵矮墙，再开一扇小木
门，既防止鸡、鸭、狗等进园糟蹋，又可方便人进
出，完美。用板车把其他废料运走，又用耙子深挖
了一遍，铺上一层厚厚的猪屎灰，分行分垄，三五
天功夫，一个像模像样的菜园大功告成。他们感到
很高兴，脸上抑制不住喜悦的神情。我却不以为
然，暗想尽弄些鸡毛蒜皮的事，小小的菜园能赚几
个钱？

他们依然我行我素。爸爸管种，春夏秋冬，接
连不断翻土、播种、施肥。葱、姜、蒜、辣椒、茄子、苦
瓜、南瓜、冬瓜、丝瓜、白菜、芹菜、菠菜、茼蒿、西红
柿、胡萝卜等，一年四季瓜蔬满园。种菜不施化肥，
也不打农药，只用农家肥，纯天然食品。妈妈管收，
一日三餐随时到菜园摘菜，自己是吃不完的，有时
送给邻居一些。实在多了，妈妈趁着赶集挑到圩上
卖了，换来一沓皱巴巴的钞票，因此可以兴奋一阵
子。

那时，我在离家七公里的一所乡村中学教书，
偶尔在菜园给他们打下手，体验一把古人所谓的

“耕读”生活。妈妈则嗔怪我不回家拿菜，每次我返
回学校上课，妈妈总是给我装满一袋蔬菜。看着那
圆鼓鼓的袋子，我心里乐呵呵地，家有菜园真好。

免费吃了两年的菜园天然蔬菜，我有幸考研
成功，于是辞掉工作，离开乡村，来到省会读研。毕
业后，又重新在株洲找了工作，顺便把干了大半辈
子农活的爸妈也接到这里。临行前，他们找到四
叔，把菜园交给他打理，嘱咐他“种得好菜，养得了
家”。

现在，爸妈和我在株洲一起生活了七年。我平
时工作、家庭都挺忙，我们一年也难得回老家一
次，不知道四叔如何打理那一块小小的菜园，也看
不到一年四季瓜蔬种子破土、发芽的生命成长，闻
不到瓜蔬成熟之后的飘香。在办公室坐班，或到教
室上课，只感到生活和生存被现代技术“科学”地
安排，然后时间在钟表上滴滴答答匆匆流逝。年复
一年脱离农村环境，看不见菜园瓜蔬的种植和生
长，我也已经丧失对大自然四季轮换的敏感。

我想念菜园常青的长势，想念纯天然的滋味，
想念妈妈挑着蔬菜赶集吆喝的声音。一个家庭的
生活变迁，是一个时代的镜子。在城市化的洪流
中，我们激流勇进，同时也不得不告别“种豆南山
下，草盛豆苗稀”的田园生活。这是我从乡下人转
为城里人的困惑和悖论。

时间如流水，岁月不饶人，爸爸的头发少了，
妈妈的头发白了，他们渐渐地老了，只是看到两个
乖巧可爱的孙辈，他们依然开心。我高兴听到爸妈
的笑声，但也感受到，我的孩子们正被纳入到一个
所谓的培养系统，奥数、作文、英语、无人机、人工
智能……他们似乎没有机会亲眼看见蔬菜的拔节
生长，也无法全身心地体验不一样的农村生活。

那里藏着父母的青春和我的童年，我也计划
下次风起之时，带着孩子们回老家看看久违的菜
园。

夏天的雨
段江霞

傍晚时分，突闻一阵哗哗啦啦的声音，天空下
起了倾盆大雨。街上的行人顿时乱了方寸，有的赶
紧往附近的店子里跑，有的躲避不及，干脆拿着随
身物品顶在头上挡雨。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珠打
在树叶上沙沙作响。

在夏天，这场雨是一场及时雨，空气中的热气
顿时被冲洗得无影无踪，迎面而来的是一阵凉爽
的风。

漫天的雨，把树梢、建筑、山峦吻了个遍。那些
树，抵挡不了雨水的妩媚，把她拥进怀抱，他在她
的温柔乡里洗净身上一身的烦恼和污垢。

雨是有灵魂的，只要你认真地听，灵魂的气息
就会飘满整个天空。听雨水沙沙地打在树叶上的
声音，跳动的身影犹如一个个优美的音符，正演奏
着一曲动听的交响曲。

听雨是一种神奇的旅行么？女孩羞怯的脸上
写着一个秘密。原来听雨如一次约会，不一定是恋
人，但必须是知己。在这个幻想的季节里，浪漫使
这个世界多了一些轻松，多一些和谐，多一些亲
切，多一些依靠。

雨会说话，但我们只要聆听，不必作答，不必
争辩，不必留言。

把烦恼和忧愁交给这场雨，把快乐和安宁带
入今晚的梦乡，如同坐上童年的小摇车，带着雨的
气息安然入睡。

雨后的傍晚美丽动人，雨滴从屋檐落到积水
的地面，溅起一朵朵水花，又瞬间消失得无影无
踪。虽然看不见绚烂的彩虹，但逐渐亮起的街灯，
将都市缓缓点亮了。

雨停了，我看见了最浪漫的一幕，一对 70 多
岁的夫妻在大街上慢慢地走，老爷爷一手紧紧地
牵着老奶奶，另一只手拿着肉包子边走边吃，腋下
还夹着一把伞，老奶奶紧跟在老爷爷身后，也香甜
地啃着肉包子，他们就这样相依相偎地朝前走
……

现代诗两首

夏天是一首唱不完的赞歌
吴彪焕

停止哭泣的少女
身体越发柔软
那些关于天空的幻象
正从不同的梦境中醒来

要走很长的路
才能判断出是宿命还是轮回
夕阳的温度和手心一致
乌鸦在黄昏中重温夏日的赞歌
一场晚风或一次过敏性皮炎
都能消散一生的执念

尝试重新相信一些被怀疑的事物
即使决定这一生哪里也不去
即使苍鹰和硕鼠
都在复述同一个故事

择水而居的日子
丁梅华

被诺言打碎的瓷器
散落成天空忽明忽暗的星光
通体透明的月亮
在炊烟升起的地方，窃窃私语
聆听不到故乡，悠长悠远的呼唤
心灵的空间，心灵的港湾
被一种呵护默默打开
被一把爱的钥匙悄然打开

那扇始终敞开的门
是为了让我记住回家的路
也抑或是想把那束灯光
照得更远，让回家的路更近
我是父亲放飞的精灵
从一开始，就环绕村庄的不远处
我是故乡魂牵梦绕的青鸟
从一开始，就飞翔在村庄的左右

择水而居的日子
沉默了许多水边的爱情故事
不想成为舞台的主角
迎面而来的掌声
破碎了一茬茬等待的希望
于是，我在远方
伫立成日思夜想，诗歌的影子
陪伴你一点点熟稔、一次次收获

诗歌

醴陵炒粉
田标兵

五月一日，一江两岸、陶子湖区，两
个炒粉免费供应点拉开了醴陵第二届
炒粉节的序幕。

缠缠绵绵的梅雨，阻止不了人们奔
赴现场的脚步；持续低位的气温，减缓
不了人们期盼的热情。扶老携幼、穿红
着绿、八方游客闪亮登场。人山人海，南
腔北调。在临时搭建的百十个工棚前，
人们撑着各式各样的雨伞，自觉排成一
条条长龙，只为了那一小份免费的醴陵
炒粉。

人们是不是吃不起一份炒粉？当然
不是，他们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这种
感觉就像行走在人行横道线被车辆礼
让。这样的感觉不爽吗？于是，就形成了
一个蔚为壮观的从容祥和的场景。

领到炒粉的人们流露着喜悦与满
足，迫不及待地站到旁边开吃。在一江
两岸广场，我也撑着雨伞，成为其中的
一分子。看着吃得啧啧有声的食客，沉
浸在这香气氤氲的氛围里，一种难以言
说的感觉从足底直向上升。有人说，幸
福的时候总是喜欢回忆，那我也不例
外。

醴陵炒粉从何时兴起，我一探究
竟。记得是上世纪 90 年代，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从偏僻山冲的老家里，孤身一
人来到醴陵讨生活，踌躇到新街口时，
阵阵异香扑鼻，引起口舌生津，继而招
致肠鸣声声，我不由自主地靠近那个露
天饮食摊。摊前，放着一只简易煤气灶，
灶上的铁锅里有鸡蛋、粉丝、豆芽等物，
一位壮硕厨师正熟练地挥舞着锅铲，翻
炒搅拌，发出有节奏的“嘡嘡”声，随着
明晃晃的炉火快活地亲吻着锅底，锅中
之物在油脂浸渍中发出“嗞嗞嗞，嗞嗞
嗞”放肆的回响。厨师还瞅准时机，准确
地从手边各种调味盒里挑入辣椒等适
量调料。我知道这是“无他，唯手熟耳”，
还是着迷于他拿捏得如此娴熟自然。很
快，随着锅铲把在锅边敲出一声钝响，
厨师将铁锅向着旁边的瓷盘一翻转，一
碗香喷喷、热腾腾、色艳艳的粉丝炒豆
芽、鸡蛋就呈现在眼前。当时，我并不知
道它就是炒粉，只是对服务员指指那盘
子，对她说：“来一个这个，来一个这
个。”服务员向着厨师方向，高唱一声：

“炒粉一份。”此时，我才搞清楚这家伙
叫炒粉。

吃过这一次，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住
了。那时，我的恩格尔指数很高，一个月
工资仅能勉强解决温饱，算起来，竟只
够买六十份炒粉。没办法，每当经过新
街口，那边传过来的香气还有锅铲把敲
击铁锅的钝响，似乎有一种魔力，总是
吸引着我去吃一份炒粉。尽管很多的时
候只能捏着兜里的几块几角快速走开，
但是，每个礼拜还是想办法至少吃上一
次。

我曾经去过省内外许多城市，每到
一地，我都会有意识地吃上一份炒粉，
还有小炒肉。然而，不知为何，总也吃不
出醴陵这个味。难不成就像北京烤鸭，
弄到醴陵来吃，就是不一样？

后来，炒粉依旧，口味更好，不过十
块钱左右一份，早已不感觉到什么经济
压力了。

有一次，我正在一个人津津有味地
吃炒粉时，突然感到眼前一暗，抬头一
看，原来好巧不巧，进来了几个朋友，他
们纷纷围过来：“好哇，你一个人躲在这
里嗦独食啊！”这下搞得我有些难为情
了，一个人过如此“简朴的生活”，被他
们捉着了，只好尴尬地笑笑：“一个人不
好弄，你来嗒，正好可以点几个大菜吃
吃，改善一下生活。”哪晓得他们异口同
声：“你晓得呷好的，未必我不晓得啰。
服务员，给我每人来一份炒粉！”

原来，大家都视炒粉为好食，都喜
欢吃炒粉！

前段时间，与朋友聊起醴陵炒粉
节，他感慨道：“要是早晓得炒粉这样有
潜力，竟然会成为一个节，我们何必苦
哈哈地去打什么鬼工啰，一直跟着它混
不就行了。”

是的呢！醴陵人真有办法，将小小
的炒粉发扬光大，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了。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全国乃至全球都有很多特色饮食，比如
长沙臭豆腐、兰州拉面、天津狗不理包
子。醴陵炒粉，期待你飘香四海呀。

经过许久等待，一份诱人的炒粉终
于来到我的面前……


